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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华飞

黎明组长知道“罗炳乾”
侦察员们决定围绕罗炳乾仔细

排查。罗炳乾的住址福佑路是南市
的一条小马路，外线监控条件差，
但侦察人员仍不放过任何一个疑
点，风里雨里白天黑夜全天候跟踪
监控。然而“跑街”不跑，仍没有
发现罗炳乾踪迹。
正当侦察人员为破案焦急不安

时，我方秘密电台突然收到台湾
“保密局”总台发给吴思源的一份
密电，命令吴思源报告飞机轰炸
效果，并通知发给活动经费 !"两
黄金。
我方秘密电台立即按敌方规定

去报查询：吴思源是何人？
总台答复：“错发。原电撤销。”
敌方的这一差错，对我方是个

重要发现，直接证实了吴思源确是
一个向台湾当局提供轰炸目标，报
告轰炸结果的潜伏电台。
根据这一重要信息，扬帆当机

立断，决定由技术研究组配合吴思
源案的侦察工作。
当侦察科的同志谈到振记瓷器

店有个“跑街”叫罗炳乾时，技术
组长黎明不觉一怔。

他让侦察科的同志再讲一遍，
并重复了一遍：“罗炳乾？”随即向侦
察员介绍说：“国民党军统有个报务
员也叫罗炳乾，原名罗德阳，又名
罗汉，#$#% 年生，湖南华容人，
#$&' 年考入特务组织办的技校干
部训练班，毕业后在军统重庆总台
和郑州站任报务员，抗战胜利后在
‘国防部二厅’侦测部台技术研究
室任少校技术员。罗的技术娴熟，
是个干练的特工，解放后去向不
明。”

侦察组长黎明，原名厉培明，
他是由表兄、中共党员武振平策反
过来的起义人员，起义前是国民党
“保密局”杭州支台中校台长，对

“军统”的电讯人员情况比较熟悉。
依据黎明介绍的情况，侦察

员们对案情作了进一步分析。
“军统”特工罗炳乾与振记瓷器店
跑街罗炳乾，姓名、年龄相符，只
有籍贯不同。跑街罗炳乾户籍记
载是南京人，但他的妻子施丽华
是湖南人，很可能罗的籍贯是假
的。经研究决定，对罗炳乾进行
技术侦察。

“吴思源”就是罗炳乾
测向工作在紧张地进行中。经

实地查看，光复西路上振记瓷器店
地处市区近郊。这里人员往来较
多，白天车辆往来较杂，晚上显得
冷僻清静，是隐藏架设电台较理想
的地点。黎明、唐连勋等侦察组同
志以瓷器店为目标，全天候地日夜
测向、监控监听。然而，一连数天
都没有发现可疑电波，也没有看到
罗炳乾露面。于是，黎明让侦察员

把侦测器绑在竹竿上，到福佑路街
头进行穿插侦测。他们还以罗炳乾
福佑路 &(!号住地为重点，在附近
)"米处校场路口，用车辆架台侦
测。
一天晚上 %时许，黎明操作的

测向机突然接收到清晰的发报声，
指针的方向与罗炳乾住地相符，可
以肯定电台在 )" 米到 %" 米范围
内，但还不能确定电台的具体地
点。
于是，唐连勋、陈冲等侦测人

员迅速下车，用手提简易测向机顺
着指针方向搜索，最后证实发报讯
号来自福佑路 &(!号，在罗炳乾居
住的这间简易房子内。
同时，查明这个电台正在向台

湾“保密局”总台通报。至此，紧
张艰苦的侦察工作终于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吴思源”就是罗炳乾的
化名，电台所在地也已锁定。
由于敌人对上海随时会进行空

袭，“吴思源”电台案不能按常规
去建立内线、弄清全案了。为了尽
快铲除敌人空袭上海的秘密电台，
市委、市政府根据扬帆的汇报，果
断决定：立即破案。

* 月 !) 日晚上，扬帆召集紧
急会议，传达了市领导的指示，经
过讨论，迅速制定了行动方案：*

月 !(日乘罗炳乾外出时密捕，突
击审问，弄清全案；如 !(日罗不
出门，不能达到逮捕的目的，则于
!'日由钱明带领行动人员上门逮
捕，再追捕其他案犯，一网打尽。

* 月 !( 日，侦察人员集中力
量对福佑路罗炳乾住地和光复西
路振记瓷器店进行 !+小时日夜监
视，均没有发现罗炳乾出入。!'

日上午按第二方案行动。黎明率
领侦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冲进罗炳乾住所。罗正躲藏在阁
楼上戴着耳机发报，人赃俱获，罗
犯束手就擒。当场缴获收发报机
各 & 部，密码本 * 册，发报报底
和收报记录等 *$份罪证。在罗的
抽屉中，还搜查到 * 张记着江南
造船厂地址的纸条。同一天中午
逮捕了施家瑞。* 月 &* 日又将施
肖莲抓捕归案。

罗炳乾被判处死刑
罗炳乾在铁证面前不得不供

认：*$&% 年在“军统”特工人员
训练班毕业后，长期在“军统局”
“保密局”担任报务员、译电员。
*$+$ 年 ' 月，从广州去了台湾。
他这次潜伏到上海，的确是由国民
党保密局四处处长杨震裔派遣的。

之后，罗炳乾就化装成商人

模样，领得 ,-.收发报机 * 部及
波长、呼号、密码和经费银元
)"""枚，化名“吴思源”，独立行
动，不与“保密局”在上海的任
何人联系。*$+$ 年 % 月 $ 日从台
北至定海，再乘渔船于 %月 !)日
抵达上海，先住施肖莲家，与女
友、施肖莲的女儿施丽华同居，
后用经费在福佑路租了住房，$月
*!日匆匆与施丽华结婚。$ 月 !&

日架台，$ 月!+ 日与台湾试通成
功，谎报经费用尽，要求再发掩护
费黄金 &"两，并酌发生活费。**

月 ) 日收到由港汇来经费 '') 万
元，交其内兄施家瑞开设“振记
瓷号”作掩护。他还供称：先后
向台湾“保密局”密报了政治、
军事、经济等情报 !"多件，大都
是上海重要工厂复工生产情况，
为国民党飞机提供轰炸目标，并
密报轰炸效果。
罗炳乾的情报，不仅使江南造

船厂、杨树浦发电厂等一批工厂企
业及周围地区多次遭到敌机轰炸，
造成巨大损失，而且造成更加严重
破坏的“二六”轰炸目标，也是罗
炳乾事前向台湾密报的。

为了有力打击敌人的嚣张气
焰，严厉惩治罪大恶极的国民党间
谍、特工，在“二六”轰炸的第二
天，即 !月 '日，上海市军管会军
法处判处罗炳乾死刑，立即执行。
!月 %日，《解放日报》头版显著
位置发表了题为《密报匪机轰炸目
标，匪特罗炳乾昨枪决》的详细报
道。嗣后，上海市军管会军法处对
涉案的施家瑞、施肖莲也分别判处
死刑和有期徒刑 *"年。

“吴思源”电台的破获，是上
海隐蔽战线配合反轰炸斗争的一个
成功案例，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
立了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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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年，严格来说，那是 *$)'年的
秋天，我终于走进了学校的课堂，正规的校名
叫作“杨浦区第二工人联合子弟小学”，简称
“二联小学”———这个小学迄今犹在，先后与
杨家浜小学、三联小学合并，连校址也搬了家
挪了窝。其实，前一年我就去报过名，回答说
我是大月份出生的（也即 %月 &*日之后），年
龄不到，要晚一年才可以入学。后来
又去了民办的杨家浜小学，不料民办
的与公办的一样顶真一样严格，一律
“拒签”，只好老老实实地在家里又呆
了一年。不过或许也有好处，如果我
早一年上学的话，那就可能成了六八
届高中生，“文革”中毕业分配时是
“一片红”“四个面向”成了一个面向：
统统上山下乡炼红心！
“二联小学”坐落在永吉路上，一

边是控江东三村，一边是控江西三
村。它是由杨树浦发电厂、上海自来
水厂、上海锅炉厂及国棉十七厂、国
棉十二厂等几家厂子共同出资联合
为这个工人新村建造的。据说，老师
们大都喜欢教西三村的学生，发电厂的孩子，
家庭经济条件好。
那个年代的小学生活还是蛮活跃蛮有时

代特色的，深深印刻在童年记忆底版上的事
情有三：一是消灭“四害”，二是大跃进赛诗
会，三是大办公共食堂。
说是说开展消灭蚊子苍蝇老鼠麻雀“四

害”的爱国卫生运动，其实最闹猛的是消灭麻
雀。凡经历过那阵势的，一提起来，到今天还
会津津乐道。大人们成群结队在前面敲锣打
鼓放鞭炮，仿佛是大过年一般，不不，比过年
过节气势多了热闹多了。我们这些小学生就
跟在后面起哄呐喊助威，一时间，锣鼓点儿把
整个工人新村都敲打得沸腾了起来。浩浩荡
荡的队伍在楼宇与楼宇之间穿行，锣鼓喧天，
鞭炮动地，果然将小小麻雀吓得屁滚尿流溃
不成军，自有那被吓晕了吓傻了的，一只又一
只从屋顶上电线杆上甚至天空中一个倒栽葱
跌下地来，让我们这些小囡冲上前去逮了个
正着。印象中最活跃者莫过于前文提及的“娘
舅”了，他原本便是属于猴子屁股坐不牢的那
一族，趁此大好时机自是过足了放鞭炮的瘾，

你看他随手抓了一大把“高升”塞在衣兜里裤
袋中，走不上几步，便将香烟屁股凑近“高升”
上的引信，一阵“嗤嗤”火花过后，便“乒———
啪”地在半空中炸开了！那时候，“娘舅”自是
八面威风，风头出足！可惜，老鬼（念：居）也有
失辟的辰光，不知怎么回事，突然“乒”地一
响，那“高升”莫名其妙成了“低升”，竟然一头
扎到地上去了，“啪”地在众人脚下炸开了！正

惊魂未定之时，他紧接着又来了一
记“低升”，更恐怖的是这炮仗居然
在大家的脚下乱窜了一气之后才炸
响！便有人大叫了起来，要开除他放
炮仗的资格。幸好，没有“事不过
三”，后来他手里的炮仗全都很争气
很高高在上地蹦上了天空爆炸。这
是我历经五十余年的时光流逝以
后，犹自难以忘怀的一幕。

当然，将麻雀列入“四害”的阵
营是一桩很说不过去的冤假错案，
好在不久便获得了平反，取而代之
的是“臭虫”。上点年纪的人应该记
得，那年头的“臭虫”还是很嚣张的，
个子小小的，仅四分之一指甲盖大

小，颜色为黑红黑红的，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偷
偷从床铺下面枕头中间席子缝里钻将出来，
朝着人们的肉头厚实之处诸如头颈大腿手臂
咬上一口，恶狠狠地吮吸你的鲜血，尔后奇痒
无比，让你再也无法入眠无法睡你的大头觉。
即便被你发觉了掐死了，当场报复性很强地
放出一股浓郁的臭气，臭你一把没商量！是为
名副其实的臭臭的虫也。
记得那时每到礼拜天（彼时尚未实行双

休日制），父亲总是将床上铺板卸下，尔后用
毛笔蘸着 (((粉扑杀床板上的臭虫。若是发
觉了那一粒粒白白黄黄的臭虫幼子，便点上
蜡烛用火燎烤，于是床板上常常被熏成了一
片又一片的黑。偶一抬头，蓦见左邻右舍家家
户户都在上演着这种讨伐臭虫的节目，可谓
工人新村的奇特一景。
大战臭虫的故事持续了好几年。终于，曾

经不可一世的“臭虫”走到了历史尽头，淹没
在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永久地退出
了与人类共存的舞台。“四害”的排名榜如同
今日电脑屏幕一样重又“刷新”一遍，改成了：
苍蝇、蚊子、老鼠、蟑螂，一直延续至今。

上海方城
余 之

! ! ! ! ! ! #$%藏了三十多年的一个秘密

期待着柳梅男朋友的到来，成了“皇宫”
大屋里的一件大事。最忙碌的要算是秀姑，她
整天在院子里打扫卫生，整理花坛，剪裁花
草，梅香对她说：“秀姑，侬勿要太辛苦，累坏
了身体勿值得。”秀姑笑呵呵地说：“喜日子
啊，要清清爽爽咯，”秀姑贴近梅香的耳朵悄
悄地问道：“柳梅男朋友啥辰光来呀？”什么时
候来，梅香也还没有得到音讯，她只得是含糊
地应道：“大概快了，快了。”曼丽遇着梅香也
总不忘问一句：“有消息吗？柳梅男朋友来信
了吗？”梅香摇摇头。直到有一天，柳梅与唐教
授接到了小伙子的来信，说是月底来上海。柳
叶与梅香掐指一算，到月底还有两个星期。
梅香打电话给柳梅，说是要有点什么准

备，比如要留吃饭吗？小伙子爱吃什么？还要
买点什么上海特产让小伙子带到香港去让他
孝敬父母……之类。柳梅却回话说：这要什么
准备的，见见面，认识一下就行。要说准备什
么她也说不上来，柳梅也仅与他有过三天的
短暂接触，三天里的接触交往的确如唐教授
对小伙子所品评的，对他的印象不错，也谈得
很投机，但他爱吃什么，有什么习惯，她真的
一时还说不上来。
两个星期很快过去了，到了月底，又过了

下一个月的头一周，小伙子仍没有来。近月底
时，柳梅突然接到了小伙子打来的电话，又接
到了信，因家里有急事他需要返香港一次，此
次来沪行程的改变万万请柳梅和她的父母的
谅解。香港家里有什么急事呢？小伙子在信中
告诉了柳梅：他母亲胸部的阴影扩散了，连日
咳嗽不至，病情日益加重，要转送到美国去医
治。柳梅在电话中对小伙子说，医治母亲的病
重要，不必急于来上海，等他安排好母亲的事
后再趋空档来沪不迟。
话说小伙子回到了香港，见着病情急速

加重的母亲，想到母亲辛辛苦苦养育了自己三
十多年，如今骨瘦如柴病怏怏地躺在床上，一
阵心酸，眼泪溢出了眼眶。母亲知道他这几天

正是儿子要去上海会女友的父母，便责备他不
该回来。母亲拉着儿子的手说：“儿子呀，你已
经三十出头了，岁数不小了，个人的事重要，你
怎么不去上海来香港呢？我身边还有你父亲
……”儿子说：“去上海会女友的父母推迟几天
没关系，治好你的病比我个人的事重要。”母亲
说：“如果我的身体如同以前那么好，我若能陪
你一起去上海会你的女友和她的父母该有多
好。我是很想念上海的。”儿子说：“妈咪，你好
好的养病，等你病好了，我一定陪你去上海。”
母亲摇了摇头：“不可能了，不可能了，妈咪可
能过不了这一关了。”儿子安慰母亲说：“妈咪，
你一定要安下心来，病会好起来的。”
临赴美国前，母亲拉住儿子的手，流着泪

告诉儿子自己藏了三十多年的一个秘密：“儿
子，妈咪这一去还不知道能不能再活着回来，
妈咪要告诉你一件事，这件事妈咪是不能带
进棺材里去的，不告诉你，妈咪要受到菩萨惩
罚的，你在上海还有一个妈咪，这个妈咪是你
的生母！你要答应我，你到上海之后一定要找
到你的亲妈。”儿子听了母亲的这番话，他不
相信自己的耳朵，摇着头说：“妈咪，这怎么可
能？你大概生病脑子糊涂了吧？”母亲坚持说：
“这是真的，你答应我，一定要找到你的生母，
这是我欠你妈咪的，在我离开这个世界前，我
把侬交给你妈咪，我的眼睛也会闭了。”

母亲的一席话无疑对儿子是晴天劈雳，
但他来不及想得那么多，听着母亲那真切的
语调，专注的神情，他又没有理由否定，他向
母亲点点头，双手紧紧地拉住母亲的手，两人
的泪水滴在两人紧握的手背上……母亲瘦弱
而干枯的手，抚摸着儿子的头，轻声说道：“我
这一辈子，一定是看不到孙子了。”望着母亲
无神的目光，儿子心如刀绞，他静静地坐在母
亲身边，轻轻地拍着母亲的手背，心里唯有感
叹：人生无常，悲喜轮回，全不由己！几天之
后，母亲由父亲陪同飞往美国治病，儿子在安
排好母亲的治疗事宜后，才决定飞赴上海。
飞机在万米高空之上飞行，山峦般层层

叠障的白云像是翻着无垠白沫的大海，小伙
子望着舷窗外，心里并不平静，虽说是去上海
相亲，应该是喜事，却又遇着母亲病重，真是
悲喜交集，现在又从妈咪的嘴里多出来一个
上海妈咪，不知是为什么，他的内心始终忐忑
不安，总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